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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这一份 “珍贶 ” 正是不

俗。 而用以报谢的珉玉盘、 博

山炉 、 建琖 、 团茶也俱为雅

物， 自是经过一番挑选。 博山

炉焚香， 建琖、 龙茶则品茗之

尤物 ， “头贡双龙 ”， 当来自

颁赐。 珉玉盘可作陈设， 也可

置果品。 至于成氏箭， 据诗中

形容， 是淇水之滨的美竹所制

作， 或有可能是出自贺铸之督

造 （贺铸曾任监军器库门， 程

俱 《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 》

称他 “治戎器， 坚利为诸路第

一”）。 《玉钩环歌 》 三换韵 ，

意思也有三层。 第一是言赠物

之好。 “王孙辍好” 之 “好”，

从 “价比连城 ” 说 ， 可读作

“好物 ” 之好 （白居易 《简简

吟》 “世间好物不坚牢”）； 从

“王孙辍好 ” 说 ， 可读作爱好

之好， 即爱其意蕴。 “聊送公

斋增冗长”， 这里的 “长”， 是

长物之长。 末了再说道， 野服

系钩环， 策杖行吟， 以如此妆

束， 而见出遗世独立风骨傲然

如屈子。

一幅画

一幅画， 便是今藏美国纳

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元刘贯道

《销夏图》 （图 4）。 刘贯道与

浙江并没有直接关联。 画家生

卒年无考， 关于他的事迹， 材

料也很少。 《消夏图》 的名气

似远在他的 《元世祖出猎图 》

之下 。 此幅作品的题材与风

格 ， 在元代亦非主流 ， 甚至

可以说 ， 画面呈现的更多是

宋代气息 。 若从画中之物读

取作意 ， 便可见出它与前面

所举一物一诗的关系 ， 即它

是画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现风雅

生活的各种 “道具 ” 的集成 ，

而一器一物在图式中是赋予了

象征意义的。

画中的器物可以别作两部

分 ， 一是实景 ， 即画面之前

景 ； 一是虚景 ， 即图画之背

景， 亦即屏风画中物。

实景里的器物， 为居于画

面左方的一张卧榻 ， 下开壸

门 ， 底有托泥 。 其侧置一踏

床。 卧榻之端一个带托泥的方

案。 方案中心部分， 一个荷叶

盖罐， 又露出半边的汤瓶和盏

托一摞， 此为茶事所需。 一具

辟雍砚， 又书卷二十包裹在竹

书帙里， 置于砚边， 此为书事

所需。 又满插着灵芝的长颈瓶

一， 挂着铜钟的乐器架一， 是

为案头清物。 方案之侧一个三

弯腿带束腰的四足小几， 几上

置冰盘， 此 “消夏” 之细务。

屏风画 ， 便是此图之虚

景。 画面深处又是一架山水屏

风， 前方卧榻一张， 榻上一个

小小的书案 ， 案上放着书册 、

辟雍砚、 笔格和笔， 案旁一个

投壶。 主人坐榻， 小童手奉博

山炉立于侧。 画面左边一个方

桌 ， 桌边茶盏并盏托凡两副 ，

又一摞茶盏倒扣在桌子中间 ，

此外则食盒一， 注碗一， 注子

一， 荷叶盖罐一。 桌旁一具有

莲花托座的风炉， 炉上坐着铫

子， 一童子手持铫子的长柄方

在煎茶 。 贴着桌脚一个大水

盆 。 虚景与实景中的各项物

事， 在此构成完整的叙事： 理

想与当下， 是一致的， 也是合

一的。

再回到实景中的士人： 卧

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

服， 右手轻拈拂尘， 左手漫拄

书卷， 背倚隐囊， 一双方舄脱

在踏床 。 隐囊后面竖一把阮

咸。 细审燕居之服， 乃头覆乌

纱， 乌纱下面戴小冠， 冠侧横

贯一簪 。 上身半坦 ， 露出心

衣的右侧钩肩 ， 外面罩着的

一袭道袍半褪于肩下 。 道袍

当有系腰之绦， 而士人右肘的

衣袖下方， 便正露出丝绦下端

的流苏。

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 云顾长

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， 人问其

所以， 顾曰： “谢云 ‘一丘一

壑自谓过之 ’， 此子宜置丘壑

中 。” 与已经成为典故的 “幼

舆丘壑” 不同， 《消夏图》 中

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

另一番闲适之境 。 画家以诸

般细节铺陈清雅 ， 几乎在在

有所依据———有来自诗的故

典 ， 有来自物的古意———且

颇存宋院画的体物精微和造

型准确 。 那么也可知 《消夏

图》 主人公的小冠、 乌纱， 心

衣、 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

腰之绦， 实在无一闲笔， 是以

士人唱赞的野服写其精神、 写

其潇洒闲适之境。

赵伯澐的丝绦， 贺铸 《玉

钩环歌》 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

诗情 ， 会聚在 《销夏图 》 里 ，

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 ，

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

士风， 却是很真实， 因为三事

中的每一事， 后面都有更多的

实例可为支持。

余絮

书写 ， 乃士人生活之日

常， 笔、 墨、 砚之外， 纸的选

用自然也有一番讲求。 《清异

录 》 卷下 “砑光小本 ” 一则

曰 ： “姚岂页子侄善造五色笺 ，

光紧精华。 砑纸版乃沉香， 刻

山水林木， 折枝花果， 狮凤虫

鱼， 寿星八仙， 钟鼎文， 幅幅

不同 ， 文缕奇细 ， 号砑光小

本 。” 潘吉星 《中国科学技术

史： 造纸与印刷卷》 中引述此

节， 并解释道： “姚岂页， 字万

真 ， 长安人 ， 举进士 ， 任后

梁、 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， 其

子名姚惟和。 姚惟和与其兄弟

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

上最精美的砑花纸 。” “造纸

时间大约在九三四至九三六

年 。 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

木为雕版 ， 先由画师画出山

水 、 树木 、 折枝花果 、 狮凤 、

虫鱼 、 寿星 、 八仙 、 钟鼎文

等画稿 ， 再由刻工按画稿逐

一刻在雕版上 ， 最后将雕版

置于纸上强力压之 ， 则所有

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 ，

迎光视之 ， 十分精美 。 我们

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 ， 即无

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、 图

案呈现于纸上 。” 去岁台北故

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 “宋代花

笺特展 ”， 作为展品的二十余

件宋人墨迹， 所使用的都是花

笺 ， 原是通过特殊的摄影手

段， 拍摄出肉眼不易察觉的花

笺图案。 于是见出薛绍彭 《元

章召饭帖》 所用砑花笺为铜瓶

梅花， 张即之 《致殿元学士尺

牍》 所用砑花笺为莲池图， 黄

庭坚 《自书松风阁诗 》， 则为

秋瓜图 ， 诸如此类 （何炎泉

《暗香疏影 ： 宋代砑花笺纸之

制作工艺与书写文化 》 ， 载

《宋代花笺特展 》 ， 台北故宫

博物院二〇一七年 ）。 策展人

提出 ： “这些出现在文人尺

牍上的纹饰 ， 与当时的器物 、

服饰、 家具等的关系如何？”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

题。 其实每一种图案都可以找

到它在当日的流行情况， 可见

这一份士人偏占的风雅， 却不

妨贴近时尚。 这里且说砑花笺

中的对蝶纹， 因为———或许是

巧合———皆与浙江有关。

对蝶图案是风行于唐宋时

代的一种装饰纹样， 瓷器所见

尤多 ， 又或取此式制为佩件 。

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

辽代玉对蝶， 两只蝴蝶的尾部

分别做出一个环孔， 相对处蝶

须间的小孔里穿系银丝， 正是

佩饰的形制。 对蝶纹样在宋代

又有名曰孟家蝉， 虽然或与史

事相连称它为谶语 （见北宋朱

彧 《萍洲可谈 》 卷一 ）， 然而

这一纹样却是盛行不衰， 且使

用颇为广泛， 与辽代玉对蝶相

似的银对蝶也成为风行的女子

佩饰 ， 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

例。 而出自浙江大学北宋一号

墓的银对蝶， 是置于银釦定窑

白瓷粉盒里， 虽然很可能是偶

然， 却更像是在回应一个唐代

的传说。 段公路 《北户录》 卷

三 “鹤子草 ” 条曰 ： 鹤子草 ，

蔓花也 ， “草蔓上春生双虫 ，

常食其叶 ， 土人收于奁粉间 ，

饲之如养蚕法， 虫老不食而蜕

为蝶， 蝶赤黄色， 女子佩之如

细鸟皮， 号为媚蝶”。

使用或曰选取对蝶纹砑花

笺作书者， 便是蔡襄， 为 《致

通理当世屯田尺牍》 一通， 它

也称 “思咏帖 ”， 乃名作 。 书

云： “襄得足下书， 极思咏之

怀 。 在杭留两月 ， 今方得出

关。 历赏剧醉， 不可胜计， 亦

一春之盛事也。 知官下与郡侯

情意相通， 此固可乐。 唐侯言

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， 大可怪

也。 初夏时景清和， 愿君侯自

寿为佳。 襄顿首。 通理当世屯

田足下。 大饼极珍物， 青瓯微

粗。 临行匆匆致意， 不周悉。”

收书人冯京， 字当世， 以三魁

天下而有 “冯三元” 之称。 皇

祐三年四月， 蔡襄去杭， 致书

与冯， 并赠以 “大饼” 亦即大

龙团茶以及青瓷茶盏。 唐侯即

唐询 ， 时为福建路转运使 。

“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 ” ， 乃

闽中斗试贡茶事 ， 王 、 游二

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

户 。 这里视为极珍的 “大饼 ”

与 贺 铸 《玉 钩 环 歌 》 中 的

“头贡双龙 ”， 也是一个呼应 。

青瓷茶盏当是蔡襄 “在杭留

两月 ” 所得 ， 应出自当地 。

砑花笺选取的花色多为当日

流行的装饰纹样 ， 对蝶纹即

其一 。 这一通写于杭州的书

札 ， 笺纸从何而来 ， 尚不能

知晓 。 鄞县 （今浙江宁波 ）

高似孙作 《剡录 》， 卷七中的

一节以 “纸 ” 为题 ， 从剡藤 、

剡纸 、 剡硾等等一路数下来 ，

直 到 罗 笺 ， 道 ： “苏 易 简

《纸谱 》 曰 ： 蜀人造十色笺 ，

其文谓之鱼子笺 ， 又谓之罗

笺 ， 剡溪有焉 。” 罗笺的制作

方法与砑花笺很是接近乃至

相通 。 前面提到的金华郑刚

中有诗题作 《希父删定惠近

诗一轴成四韵谢之 》， 起首即

道 “小砑花藤字画精 ”。 那么

对蝶纹砑花笺 ， 焉知不是出

自有造纸传统且流行对蝶佩

饰的越地呢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

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 此为配合

“越地宝藏 ” 展举办的讲座之

讲稿）

■


